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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秋风的肃杀之气扫荡着残叶，在寂静中发出沙沙

的响声。游客的探访旺季已过，眼前是寂静空山。伟岸的杨靖

宇将军塑像不说话，眉宇坚毅，展望的是更远的远方；巨大、沉重

的碾盘不说话，销蚀的纹理满布沧桑；饮马池目光青涩，仿佛仍

能看到矫健身影，战士在这里休憩战马，擦亮武器。

沿蜿蜒山路一直向上，过一座木板桥，踩着木质梯子，登上

树梢的瞭望哨。鸟窝一样的瞭望哨将周遭尽收眼底，淡粉色的

曲折道路，高高低低的群山。仍能感受到当年的目光，从慌乱、

凌厉、仇恨，终归于安详。向南几步，手机会接收来自白山市电

信发来的消息。这座山冈是吉林市与白山市的交界，桦甸在北，

靖宇在南。当年，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队伍转战于松花江畔、长

白山麓，曾以此为驻地。

重新恢复的密营有被服厂、军械修理厂、磨坊等。不过这只

是功能上的，外在形象并无差别，只是一个个依山而垒的木刻

楞、马架房或是地窨子。戗子内有火炕，烟囱是空心木的，是典

型的暖戗子。从瞭望哨的山顶下来，山坳里就是杨靖宇的作战

指挥所。一个很小的地窨子，“房”顶布满青苔，旁边有几株松

树，地下落满松针。地窨子很矮，要蹲下来才能看到内部，里面

阴森潮湿，对他的身形来说这里太过窄小了。山里的风很诡异，

不知从什么方向刮来，打着旋儿，搅起一团落叶，让人眼鼻酸涩。

地窨子是依山而挖的土坑，以木楞为支撑的穴式、半穴式住

所，上面通常覆盖树皮、兽皮或是干草。至少在一两千年前，先

民们就有了“夏则巢居、冬则穴居”的居住习俗，住在东北地区的

渔猎民族多是如此。当地人出于农耕、防盗、渔猎、采摘的需要

和省时、实用等方面考虑，使得这种居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前后。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等创建东北抗日

联军，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

战。在山林之中建立秘密营地，发展抗日队伍，保存战斗力。仅

在桦甸就有考证记载密营十余处，磐石、靖宇（原濛江）等长白山

一带都有为数不少的密营，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杨靖宇蒿子湖密

营、魏拯民小二道密营。

蒿子湖密营，又称“南岗头”“大顶子”密营。在松花江西老

龙岗山脉的密林中，襟江环山，山高林密。1939年2月，密营附

近的一路军警卫旅、少年铁血队来到密营，与四师指战员欢度春

节。“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战士们高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军歌》。此时距离杨靖宇牺牲还有一年的时间。

二月柳条正要返青，战士们面带喜悦：山林要关门了，咱的

好日子来了。遮天蔽日的树木是天然的屏障和住处，灰菜、蕨

菜、蘑菇、橡子都是“饭”。吃灰菜会肿脸，橡子苦涩，让胃肠干

燥，这些可以克服，那时的密营还没被敌人找到，还是安全的。

有个小战士挖了几棵野芍药花栽到戗子边上，精心浇水、照料。

吉林山区进入十月就入冬，要穿起棉衣，直到第二年的五月

冬天才算过去，即便是六月，在山阴处仍能见到残雪。冬天，实

在是漫长。

漆黑的山冈，东北风刮着树梢，奔波一天的战士围坐在火堆

旁。总结一天的得失，展望明天行程，唱歌鼓舞士气。留一个值

班员照看火堆，其他人躺在雪地上，慢慢进入梦乡。

杨木爱爆火星，不能用；暴马子树，很容易着起来，爆火星也

最厉害，像鞭炮似的；比较好的是桦树、榆树、水曲柳。值班战士

负责往火堆上加木块，还要看着雪地上熟睡的人。闻到布煳味

时他就会喊：是谁烧了衣服了？后来生火也是不可能了，敌人会

循着火光赶来。

冷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吃的。

豆饼这样的牲畜饲料是袭击日本人的木营、油坊获得的。

吃法有两种，一种是烤来吃，在火上烤香，早上和中午吃，比较耐

饿；另一种是炖起来吃，汤是汤水是水，喝个水饱，方便入睡。然

而这样的奢侈品并不多见。常见的是橡子、树皮、草根，掺上少

量的粮食磨成粉，变成可以果腹的好东西。“讨伐队”围剿最为残

酷的时段，战士们无处藏身，不能生火，把食物磨成粉或煮熟都

是不可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是常事，“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

子，比登天还难”。据日伪档案中记载：有几个背枪的人在地头

正要和农民交易白菜，被守备队冲散，留下一具尸体、几道血

迹。他们“剿获”的物资里登记详细，棉衣、毛毯、苞米 子、小

米、铁罐……

“集团部落政策”残酷地切断抗联补给线。在距离魏拯民的

小二道密营戗子五六米的地方，有一堆剥过皮的小松木杆，20

世纪60年代时堆积得很高，后慢慢腐烂。另有数株站立的剥皮

小松树，至今仍在。这些小树的树皮曾经慰藉过魏拯民病弱的

胃。在魏拯民的遗物中有剥树皮的工具。

战士们面色青灰，体力严重透支。偶有一次，他们缴获了一

头牛，饱餐后他们面色红润，恢复了活力。有的跑到江面上，端

详自己的模样，还用雪搓了搓脸上的污渍：小伙子真精神啊，不

愁找媳妇了。

转战密林深处，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当时的抗联遭遇的是灭顶之患。

杨靖宇他们送出的信件杳无消息，当时的他们被日本关东

军重兵条块分割，身陷重围，孤立无援。

抗联以密林做根据地，与敌人斗争，与土匪周旋，交流时大

量使用暗语。这些暗语又因不同的队伍有相应的差别，“李二兔

羔子去打猎”这句话的真实含意已无人可以破解了。“兔羔子”是

林区人常用语，与“兔崽子”相比，不那么咬牙切齿，多了几分戏

谑，甚至是亲昵。李二又是谁？去打猎，是示意有敌情还是去发

起某次攻击？只是臆想和猜测已是玄机处处。这句暗语写在一

段榆木上，1952年秋天被探查者发现，地点正是蒿子湖密营。

这是抗联密营留给人们的又一谜题。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从山上走下来时太阳已经隐没到山后，

投下大片的阴冷。我坐在台阶上，吃了带来的凉馒头，喝了几口

保温杯中的热水。冷风吹过脖颈，“呀”的一声鸟鸣掠过耳际，不

禁头发倒竖。如果是一声枪响呢？如果是敌人的怪叫呢？我站

起身，加快脚步，直到看到杨靖宇将军高大的塑像，才松一口气。

搭乘一辆车，车程一小时到达一个小镇。镇上集市正热闹，

萝卜、白菜、葱、粮食，堆积如山。在两山的空隙处橙红的霞光投

过来，温柔地注视着眼前光景。牺牲在山中密营的人啊，这一定

是他们的遗产。

(本栏党史顾问：孙太志)

探访抗联密营
□于小芙

作为一名摄影师，他永远记得那年冬日的一天：

雪花漫天飞舞，轻盈洒落在北国春城，银装素裹的大

地衬托起黎明的旭日东升。那一天，飞架在伊通河上

的永宁大桥在静静地等待着。

那是2011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八的清晨，也

是永载史册的一天——承载着吉林百姓梦想的东北

第一条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了。那一天，有一个人

站到了伊通河畔的最佳机位，揿动了高铁拍摄的快

门。当第一趟动车组列车驶过伊通河，一幅幅壮美的

画面被定格成永恒。从此，这里便成为长春独有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也成为对铁路有着深厚情感的铁路人

的打卡之地。

他叫霍春光。他用满腔的深情，用手中的相机，定

格了一幅幅高铁驶过伊通河的精彩瞬间，被业内人士

誉为“拍摄高铁第一人”。熟悉霍春光的人都知道，他

是一个多年从事铁路宣传工作的新闻记者，是一个对

摄影情有独钟的铁路摄影人。其实，这种“独钟”缘于

他对铁路永难割舍的情怀，缘于他对摄影深深的爱。

霍春光出生在美丽的查干浩特，父辈是铁路上的老

客运。他的家就住在车站边上的职工宿舍。儿时，玩耍

中的霍春光常常望着呼啸的列车驶向远方。听着汽笛声

声，他吟唱着儿歌《火车向着韶山跑》，心中对那远去的火

车充满了好奇与渴望。有时，背着书包上学，他也要跟着

疾驰的列车追上一程。多年后再一回想，这种对列车对

铁路的情感，其实早已深深刻录在他的记忆中了。

参加工作后，也是在铁路系统，霍春光对铁路有

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从事宣传工作后，对铁路的感情

愈来愈深厚。他用文字，用相机，一点一点地记录着，

拍摄着。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伴随自己成长的蒸汽机

车，在线路上悄然消失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记录一

个时代，见证历史变迁，这不就是他要拍摄的主题吗？

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对于生活中的悄然

变化，人们常会感觉始料未及。高铁时代来了，长吉

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作为摄影人，霍春光自然不会错

过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走近这条高铁，用自己的镜

头，留下了“像风一样快”的钢铁巨龙的雄姿。

从长吉城际铁路开通运营那一刻起，霍春光一有

时间便来到伊通河畔。他选好最佳拍摄高铁的机位，

在河岸，在树丛，在花前，在月下……为了一幅完美的

画面，他奔波、跋涉，从春到夏，从秋到冬。13年，他

拍摄了几万张高铁驶过伊通河的精彩瞬间，记录了从

和谐号到复兴号“金凤凰”再到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龙

凤呈祥”，见证了时代发展的伟大变迁。

后来，霍春光搬到了长珲高铁和长白铁路经过的

伊通河畔的小区。在选择位置和楼层时，他把方便拍

摄高铁作为了第一条件，这样，他在新家，就可以随时

在窗口拍摄一列列动车组列车飞驰而过了。三年中，

他先后拍摄了《居家看高铁》《动车驶过母亲河》和《高

铁从我家楼前过》三个专题。

在拍摄过程中，霍春光陶醉于自然美景之间。也

正是将摄影的目光专注于铁路的发展之后，他才领略

并开辟出了自己的崭新天地。

他常常说，对有志于步入摄影艺术殿堂的人而言，

“拍什么”的目标确定，创作才能步入更新境界。而今，聚

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用当

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现崇高价值、美好情感，呈现恢宏

画卷、万千气象，这才是一个摄影人的责任与使命所在。

摄影是一门高深的光影艺术，多少人浅尝辄止，

而霍春光则是“痴心不改”。记录美好的时代，聚焦于

铁路发展，拍好身边的人和事，他引以为豪。尽管已

经两鬓染霜，但他坚信，成功永远属于信念坚定而勤

奋的人。

那一道高铁风景线
□胜寒 文 霍春光 摄

魏拯民密营遗址蒿子湖密营纪念馆

河源镇，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东南部，地

处长白山哈达岭余脉。发源于河源镇青顶山

北麓的伊通河，从这里，缓缓流经伊通、长春、

农安和德惠，最后汇入浩荡的松花江。

春三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里，我们来到

了大河之源。在河源镇一个名叫吉祥的小

村，寻觅春的踪影，感受春的气息。

小村里款款而行。是三月里最明媚的村

庄。阳光漫洒，微风轻拂，鸡犬之声相闻。农

家小院里高高的玉米垛，仿佛小村图画里最

明亮的一笔，随处跳动着耀眼的金黄。

河源镇的这个小村，以冰凌花谷和苍鹭

之乡而闻名。此时节，冰雪渐渐消融，冰凌花

应时盛开。远飞的苍鹭们，陆续回返它们的

栖息之地。

抬头望天，是万里的澄澈。那种宁静之

蓝，丝滑如水的绸缎般，将天地万物紧紧包

裹。丽日之下，大地上还是一片灰褐。但是

远远近近，都在飘荡着若有若无的烟岚。那

其中，有人间的烟火，更有地气在袅袅地蒸腾。

落叶松、水曲柳、核桃楸、山榆、蒙古栎、

杏树……满山的树木，都在山野里静默着。

落叶松早已落光了叶子，无数的松针，如厚软

的棉被，层层覆于山坡上；核桃楸不光落叶满

地，还在地上布满了破裂的核桃壳。也许，那

是松鼠们饱餐之后的剩余。椭圆的杏叶、细

长的榆叶……皆弯曲而枯皱。经过了秋的冷

雨，冬的冰雪，经过了春日暖阳的徐徐照耀，

而今，它们皆要化作新一轮的春泥了。在消

失前的最后一刻，从它们的层层覆盖之下，冒

出了金黄夺目的冰凌花。

冰凌花，总是长在这重重叠叠的落叶之

下，长在向阳的山坡上。它们真会选地方。

山谷里的冰凌花，如漫天的星星，点缀着一片

又一片苍灰与深深浅浅的褐。春风里，花儿

们三五成群，摇头晃脑，如顽皮的婴孩儿，招

呼着你上前，快快来与它一起轻吟浅笑。

这落叶之下，冰凌花吸饱了融化的雪

水。在积雪还覆满山头时，便迫不及待地顶

冰绽放。等到积雪慢慢消融了，它们还在春

风里亭亭而立。那样明晃晃的，金盏绿萼，带

给大山第一缕春天的消息。

游人们携带着自己的“长枪短炮”，无限

欣喜地拍着傲寒的冰凌花。从前，这些山谷

里寂寞的小花，只是兀自开着。冰雪里开，春

风里落。村里的人上山而来，从来不会惊呼

花开了。他们也会对着那可爱的小花凝神痴

望，一如那小花望着他们。彼此不语，却都在

心里说：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金黄的小花们，伴着游人的

脚步，又开遍了千万个镜头里，甚至于，开遍

了全世界。

鸟鸣声声。传入我们耳畔的并不是苍鹭

的叫声。那日，在眼前的春山里，我们还无缘

得见苍鹭的影子，只是看到了它们飞离时的

巢穴。

在吉祥村，据说每年有两千多只苍鹭在

此栖息。每年三月中下旬，感知到春天气息

的这些鸟儿，遥遥飞回这里。

苍鹭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它们以大河

之源作为自己的家，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清清

河水、绿色山林。每年三月末四月初，它们千

里万里奔波而回，在山中的密林里营建巢

穴。在这里，它们安心地孕育生命，孵化小

雏。十月至十一月，添丁进口家族兴旺的一

群，又会再次振翅，飞向远方。

在丛生的密林里，我们看到了苍鹭们的

巢。与平日所见的零星散落的鸟巢不同，这

里的苍鹭之巢，两两相邻，相互守望，有的一

棵树上就有巢数对至十多对。放眼望去，俨

然如村落里密集的房舍了。

那么这些鸟儿，定是从不孤单的吧？从

遥远的南国飞回来，它们还会记得从前的

“家”吗？在另筑新巢的同时，或许，它们也会

将旧日的家园整饰修补一番也未可知呢。

这漫山遍野，花也好，鸟也罢，都在急急

地追赶着春天，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轮

回。

那日，春山归来，在摄影家的镜头里，我

终于看见返回家园的苍鹭了。傍晚时分，盛

大的晚霞涂抹着天边。在碧蓝与橙黄交相辉

映的天空之下，忽然，一只高飞的苍鹭跃入眼

帘。它正自剪影一般的远山间缓缓而来，飞

翔的翅膀，舞动着春风。在它的声声鸣叫里，

春天的大幕，徐徐拉开。

春天的脚步，虽然缓慢，但终归是来了！

伫立于这大河之源的春山之上，喜悦和

希望，也如那春花和春鸟一样，绽放、欢啼于

我们的心头。

在河源，看春山
□王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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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鹭归来 赵春江 摄


